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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指一挥间，我已步入耄耋之年。每

当收到清华校友总会寄给我的《清华校友

通讯》、校刊寄来的《新清华》时，就情

不自禁地想起抚育我成长的摇篮，勾起我

对考入清华那段往事刻骨铭心的回忆，对

在清华学习、生活的眷恋。那是对我一生

的思想、行为影响最深远、最丰富、最愉

快、最难忘的经历。

豁出一条命也得考清华

我从小生活在北京的一个贫民区，在

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最恐惧的烙印就是

每逢刮风下雨，我家的左邻右舍经常会发

生房屋倒塌，砸伤人、砸死人的惨叫、嚎

哭。再加上自家的屋里，大盆小罐接漏

雨，外面雨停了，屋里仍然要滴滴嗒嗒漏

半天。我总想，这些人什么时候才能住上

可以遮风挡雨的房子呢？解放后，每当我

看见一幢拔地而起的新楼，就非常兴奋。

在我心目中能盖房子的人是最伟大的。我

立志长大要当建筑工程师。

我在女四中高中毕业了，高考填报志

愿，每人可报 9 个志愿，我找遍全国各大

学的招生简章，只有 6 个大学有土木建筑

系，唯独清华大学建筑系和土木工程系是

两个系。建筑系要加试美术，每年只收几

十人。《中国青年》杂志曾有一篇报道，

截至1957年入学清华大学建筑系，工农家

庭出身的只有曲淑凤一人。我心高气盛，

雄心勃勃，第一志愿就报清华大学，选

择我憧憬已久的建筑学专业，第二、第

抚育我成长的摇篮
○李慧芬（1958—1960 建筑）

三……第六是天津大学等校的土木建筑

系。其他志愿不报了，有人好心地劝我，

建筑系考不取，怎么办？师范院校取分

低，又免费吃住，还是应填报上。我当时

说：“考不取清华建筑系，大学就不上

了，早点儿参加工作。”

1958 年7月，天气酷热，干旱无雨。

家里学习环境差，我每天去学校复习功

课。学校已放假，基本没人，安静极了。

哪个教室开着门，我就进哪个教室，随

便找个位子埋头看书。一看就是一天，不

吃也不喝，下午四五点钟才回家。高考的

前一天，我照旧在二楼的一间教室复习功

课。刚看了一会儿书，天就黑了，好像到

了晚上六七点，我连忙往窗外看，原来是

乌云密布下起了小雨。心想这下凉快了，

就挪到窗口稍亮点的位子上继续看书。这

雨越下越大，竟然下了一整天，天真的黑

了，饥肠辘辘的我，想豁出淋湿衣服，赶

紧跑回家。可是，我舍不得这一大包书被

淋湿。正在心急火燎之际，透过玻璃窗，

远远看到对面楼前，在雨中站着一个打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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伞东张西望的人，仔细一看是我的妹妹。

我高兴得一溜烟似地跑到妹妹面前，她

说，她已在这里等了两个多小时。我顾不

上解释，飞快地跑回家。我狼吞虎咽地吃

了一个窝头，喝了两碗面疙瘩汤，就睡觉

了。半夜 12 点多，我突然肚子痛得不得

了。父亲把我送到医院，经急诊、化验，

诊断得了急性阑尾炎，必须立刻做手术，

否则有生命危险。这时已凌晨 3 点，距离

去参加高考还有不到 5 个小时。我执拗地

摇头，死活不同意做手术，我答应父亲，

第一门考不好，后边就不再去考了，马上

回医院做手术。医生无可奈何，让父亲签

字“后果自负”，打了一针，吃了一点儿

药，就不顾一切地离开了医院。

因是全国统考，我的考点在离家比较

远的北京市25中，共考6门，需三天。那

时，家里困难，连杯牛奶也买不起，没有

出租汽车，家里也没有人送我去考场，只

好雇了一辆三轮车拉去。早晨喝一碗绿

豆汤，中午不回家吃饭，下午考完再坐三

轮车回家。第一门考语文，基础部分答得

很顺，作文题目《难忘的一件事》，平时

也做过。下午考数学，题目也不难。人得

喜事精神爽，心里一高兴，疼痛似乎减轻

了许多。第二天仍然觉得考题很简单，很

轻松地就答完了。可谁知，第三天下午考

最后一门外语时，本应考 90 分钟，只答

了不到 30 分钟，三天没吃饭，带病坚持

考试的我，终于坚持不住了，不由自主地

昏倒了，被急救车送到了考场附近的第四

医院。当我醒来时，已经做完手术，躺在

病房里。往窗外一望天已黑，周围没有认

识的人，我鼓起勇气，想去找大夫问个明

白。不料，刚下床走了两三步，一头栽倒

在病房门口，又昏倒了。当时被缝合的伤

口就绷开了，又送进了手术室。第二天，

我懊悔极了，觉得自己太不像话了。给考

场、医院添了这么大的麻烦，害得家里找

了我一夜。人家考 6 门，我只考了 5 门，

白白拼了三天命，大学是肯定考不上了，

伤心的泪水潸然而下。一方面心情不好，

另一方面营养不良，别人做这种手术一般

不超过七天就出院了，而我住了二十多

天，伤口不愈合，出不了院。

一天下午 3 点多钟，妹妹来给我送录

取通知书，我不让她进病房，还神经质地

赶她走。我害怕看到不录取的通知书，病

弱的我根本经不起那样的打击。她大声说

是录取通知书，我不信。当时病房住了

七八个人，纷纷去看，果然是清华大学录

取通知书，当我真真切切地看到确实是清

华大学建筑系的录取通知书，竟然放声大

哭起来。憋在心里的苦辣酸甜一涌而上，

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第二天，在我的恳求下，医生同意我

出院，但每天还要到医院换药。这次得病

共花了 400 多元，相当父亲半年多的工

资。但是，当父母亲听说，北京市女四

中 200 名毕业生中，只有 3 人考取清华大

学，他们也感到很欣慰。我之所以能被录

取，我猜想可能前 5 门分数很高，可能有

考场记录，也可能是清华大学招生办参考

了我高中毕业时八门主课全部是 5 分（当

时实行 5 分制）的全优成绩。那时不能查

分，也没有走后门的。我这个普通工人家

庭出身的女孩子，虽然差点儿搭上一条

命，但最终考取了清华大学建筑系。

难忘在清华大学的岁月

走进清华大学挺拔巍峨的校门，水木

清华的玲珑典雅，工字厅的蔚然清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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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馆的学术气息……震撼了我。这就是我

心中的圣殿，工程师的摇篮。我暗下决

心，一定要成为清华大学最优秀的学生。

1958 年是建筑系自1946 年成立十多

年来招生最多的一年，共录取 100 名。

系主任是我仰慕已久的建筑泰斗梁思成先

生。入学后，系里指定三名同学为大班

（年级）班委，分别为班长、学习委员、

文体委员，我被指定为学习委员。我心

想，全国各地考入这么多出类拔萃的尖子

生，还有当年从工农速成中学优秀学生中

录取的十几名调干生，他们有工资，比我

们大五六岁，都是中共党员，怎么就指定我

这病号当学习委员呢？我怀着忐忑不安的

心情，千方百计地做好学习委员的工作。

我因阑尾炎伤口尚未痊愈，每天都要

同学用自行车驮着我，去食堂、教室，去

校医院换药。特别是课间换教室，从校园

西区到东区，同学推着自行车跑。我给刚

认识的同学添了太大的麻烦，心里别提多

么过意不去了。

1991 年适逢清华大学 80 周年校庆，

建 4 校友组织回母校聚会，当时任天津

市副市长和大家阔别31年的我出现在大

家面前时，同学们异口同声地说：“想当

年你捂着肚子，一瘸一拐地来报到……我

们还用自行车驮你呢！你可不能忘了我

们……”可见，我当时的狼狈相，给大家

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那亲密无间的同

学情谊，几十年来一直温暖着我，常在我

的梦中浮现。

建筑系建筑学专业，每年三个学期，

其中两个学期在校内学，一个学期到大型

建筑工地实习。在学校“自强不息、厚德

载物”的校训，严谨务实、科学求真精神

的熏陶下，加之自己学习目的明确，学

习动力足，刻苦努力，各门基础课、专业

课成绩都是 5 分。在工地实习中我学过钳

工、木工、瓦工。1959 年 5 月，我已在

北京市和平里住宅工地，通过砌墙速度、

质量和独立完成发璇（砖砌弧拱）的考

核，获得三级瓦工证书。和一般学校紧张

的书本学习有天壤之别，我们每周有一天

时间学画画、一天参观，可以自由安排。

我们都有颐和园年票，经常去那里写生，

北京各种类型建筑、景点我们都去过，

系、校、市图书馆都有我们的足迹，一天

到晚非常轻松愉快。

学校经常组织政治学习、社会活动，

既注意以人为本、因材施教，又注意个性

发展，让同学们在丰富多彩的学习、活动

中学到了知识，铸就了团队精神和突出的

凝聚力。

入学后不久，校刊《新清华》要从新

生中聘请一批学生记者。数量不多，平均

每个系不到一个。我在高中时是校团委宣

传委员，一直办小报、黑板报，文笔也有

一定基础，我被选中了。国庆节刚过，

我就得到了“采访证”，证上有我的名字

和证号，还盖着校团委宣传部的红色椭圆

形图章。这样，我就有了在校内各处采访

的通行证。在紧张的学习、班级社会工作

之余，我经常花费许多时间采访、写稿，

报道建筑系的有关情况。1959年，《新清

华》按报道内容成立了几个记者组，我和

土 2 杨玉成、自 4 丁文魁等 5 人被分配在

体育组。

在校运动会、首都高校田径运动会、

国防体育运动会等大大小小运动会上，我

们不但采访、录音，还做现场报道。我说

的是标准的普通话，还经常做现场解说。

同学们常常在报端看到我的名字，在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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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听到我的声音，在民兵训练、学

术讨论等各项活动中看到我忙碌的

身影。在天安门游行前休息时我也

不忘采访。

清华大学要求学生德、智、体

全面发展，特别重视提高学生的身

体素质，体育老师马约翰一年四季

都是身着白色单裤褂，活跃在大操

场上。蒋南翔校长响亮地提出“争

取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入

学后的前三个月，我不能上体育

课，也不能参加每天下午的体育活

动。马约翰老师根本就不知道我的存在，

我却成了他的“粉丝”。过了半年多，

他才发现跑、跳、投掷成绩都不错的我。

1959 年春季校运动会，各项比赛我系都

有人参加，唯独自行车田径赛没人。我心

想，每周我从清华骑自行车回家，一趟就

是两个多小时，便鼓起勇气报了名。这次

比赛我竟然得了田径场 3000米女子组第一

名，成绩达到国家二级运动员水平，超过 

原 校 队 女 运 动 员。 比 赛 结 束 后，我被

吸收到自行车校队，队长是建0孙慧生。

1954 年 10 月成立清华大学体育代表

队，学校有专门的运动员餐厅，交同样的

伙食费，比普通餐厅吃得好很多。在国家

困难时期，普通同学粮食定量，每月男生

30斤、女生28斤，运动员不定量，可以吃

饱。每天下午 4 点至 6 点进行高强度的体

能训练。自行车队男 8 人，女 3 人，经常

去爬香山，骑车到市里先农坛体育馆，进

行赛车场训练。我们还骑车从清华大学出

发，当晚住天津大学，第二天再回清华，

来回近 300 公里。那次路上，一个男同学

的自行车出了故障，只好由一个男同学骑

一辆、推一辆，另一个男同学带一个人。

功夫不负有心人。1960 年元旦北京

八大院校自行车 100 公里公路赛举行，那

天风很大，顶风骑了不到半小时，已经满

身大汗，我迅速地脱掉运动衫、裤，穿

着印有清华字样的背心、短裤，两条腿像

上了弦似的，速度更快了。不料又骑了

20 多分钟，我的腿肚子突然转筋，痛得

不得了。陪同保护的工作人员发现后，劝

我下车揉揉。当我听到“清华加油！清华

加油！”的沿途拉拉队喊声，当我想到邱

少云、黄继光等战斗英雄，怎么也不肯下

车，但却泪流不止哭起来。当我接过别人

递给我的水壶喝了两口，竟然随手把水壶

扔到了路边的水沟里。事后想起这件事我

就不好意思。通过拼搏，清华大学获得

团体第一名。我的成绩达到一级运动员

水平。

2014 年 11 月，学校举行清华体育代

表队 60 周年庆祝活动，和大家分别54 年

后，我们再次相会，每个人都精神矍铄，

不失老运动员风采，都已超额完成“为祖

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的目标。

1960 年，党和国家决定从全国重点

高校中选拔一批政治条件好、学习成绩优

2014 年 11 月，自行车队老队员在西体欢聚，右 1

为李慧芬



荷花池

清华校友通讯140

秀、身体健康的同学充实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事工程学院（代号总字 9042 部队，因

坐落哈尔滨市，简称哈军工）。清华在15 

个系中每个系选2人，共30人。我清晰地

记得，那是 1960 年 8 月 3 日（因为那天

是我生日）下午两点，系领导把中国人民

解放军总字9042 部队录取通知放在我面

前，和蔼可亲地对我说：“祝贺你，从现

在开始你参军了。”并提出两条要求：一

是不要告诉家里，怕家里拖后腿；二是不

要告诉同班同学，怕影响期末考试。不用

带任何东西，8月5日早晨5点学校二校门

有车送。我像做梦似的，一点也不兴奋，

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在清华园里转来转

去，然后无精打采地骑自行车回到家。我

告诉父母学校组织去实习一段时间，就不

用花家里的钱了。从没说过谎话的我，竟

然语无伦次了。

8月4日回到学校，向《新清华》记者

组、自行车校队的同学告别，因为没说为

什么，大家纷纷议论，都用惋惜的眼神苦

口婆心地劝我，不要离开他们。我心里的

苦辣酸甜，难以言表。回到宿舍，一向

活泼热情、快言快语的我，像变了一个

人。偷偷给和我家住得比较近的女同学陈

若新写了一张字条，请她在我走后，收拾

我的行李、衣物、书包等送回我家。把字

条放到她枕头下边，我就爬上双层床的上

铺——我睡了两年的地方。我两眼望着天

花板，思绪万千，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

睡。我多么舍不得离开我豁了一条命考入

的清华大学，我多么想当一名建筑师……

在党与国家的需要和个人的爱好、志愿发

生矛盾时，遵照清华大学“到祖国需要的

地方去”的教育，我毅然服从了党和国家

的需要。

8 月 5 日，天蒙蒙亮，我生怕吵醒熟睡

中的同学，轻手轻脚地只身一人溜出了宿

舍，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顺着我的脸颊

流下，喉咙哽咽着差点哭出声来。我不敢

再回头，径直跑到集合地点。两辆大轿车

清晨 5 点缓缓开出清华校门。车上鸦雀无

声，直到登上北京——哈尔滨的火车。

虽然我在清华园里学习、生活只有

两年，现今所回忆起的事恐怕只是一鳞

半爪，但是，清华的通才教育和校风、

学风深深地影响了我。

在我离开清华60余年的

学习、工作生涯中，在

每个岗位上，无论做什

么，无论顺境逆境，清

华对我的教育、鼓励、

支持和鞭策都是无时无

刻、有形无形地存在

着。学习、工作中取得

的每一点成绩，无不是

受益于抚育我成长的

摇篮 ——清华大学的

锤炼。清华被选调入“哈军工”的同学们合影，后排右 1为李慧芬


